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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准噶尔人所反映的：“哈萨克兵每年都趁机来我西北边境两三次”

①

；

而准噶尔也向“哈萨克地方，每年都进兵。”

②

期间，以噶尔丹策零为首的准噶尔部与其周边的哈萨克之

间，有过多次的军事冲突，后来在哈萨克地区也发生过较大的战役战斗，直至1741年（乾隆六年）春，准

噶尔军队俘获哈萨克之阿布赖苏勒丹后，双方才签订和平协议，终止了敌对行为。

一方面，1729年（雍正七年）准噶尔部与清朝进入战争状态，至1739年（乾隆四年），清与准噶尔部

签订和平协议，双方进行了长达10年的拉锯战。为获取有益的战争情报以调整己方的部署和战略战

术，清朝军队频繁地收取了准噶尔方面的情报。

③

而在这些用满文记录的情报当中，含有较多有关准

噶尔与哈萨克关系的情报。当时的清朝前线指挥官，在秘密审讯准噶尔人战俘和脱逃回来的清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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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时，每每都会问及“是否听到俄罗斯、哈萨克、布鲁特地方消息”

①

。因为准噶尔与其周边地方的关

系，能够影响准噶尔与清朝的战争。其中，拥有较多军士且与准噶尔长期不和睦的哈萨克，是清朝比

较关注的一大势力，故而记载的也比较多。

虽然准噶尔战俘或投诚者为了活命而常常贬低准噶尔，尽说准噶尔欠好的一面，但综合分析这些

被审讯人员提供的情报，仍可确定当时发生的一些事实。况且这些提供情报的人员中，还有相当一

部分是清朝己方被俘后千辛万苦脱逃回来的士兵，他们对准噶尔内情的反映和陈述，具有一定的可

信度。

以下，笔者利用清朝当年用满文记录的这些军事情报，梳理和分析1727—1745年（雍正五年至乾

隆十年）间，准噶尔与哈萨克发生军事战争行为的大体过程及其主要原因。

一、罗布藏舒努的出逃与哈萨克的关系

准噶尔统治者噶尔丹策零同父异母的弟弟罗布藏舒努，曾是噶尔丹策零最大的、且是唯一的政权

竞争者。罗布藏舒努的生母色特尔扎布，是驻牧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锡汗的亲生

女儿。以此为背景，罗布藏舒努拥有很高的威望，是准噶尔汗位的有力候补。

②

但是在1727年（雍正

五年）策旺阿喇布坦去世前后，准噶尔内部曾流行以下传言：

罗布藏舒努去征讨哈萨克时，曾率三千兵前往，去了已有六年。据说罗布藏舒努与哈

萨克头人，一起顶礼佛像，起誓成为盟友。策旺阿喇布坦听到此话后言道：顶礼佛像，与哈

萨克一同发誓，伊欲何为，等语。旋即差遣察罕哈什哈，前去逮捕罗布藏舒努。巴图尔宰

桑、台吉扎勒、讷默库三人听到此事后，前往罗布藏舒努处告称：已派察罕哈什哈来逮捕尔，

等语。旋即罗布藏舒努率营中七人，带上撒袋弓箭，出营投奔土尔扈特，走后次年到达伊外

公阿玉锡汗处。接着，给伊小母色特尔扎布，伊姊车宗，弟大巴朗、小巴朗四人寄去药物，并

嘱咐毒死伊父策旺阿喇布坦，是故策旺阿喇布坦的身体不甚好矣。伊之小妻色特尔扎布、

长女车宗、儿子大巴朗、小巴朗等人，酒中掺药，以消化食物为由，欺骗策妄阿喇布坦喝下，

当即毒死。此四人还商议称：向噶尔丹策零派人，去告伊父病重，其必前来，俟来时我等袖

里藏刀，将其处死，此人死后，由我等掌控准噶尔政务，等语。如此商定后，大巴朗藏刀于袖

里。噶尔丹策零听到伊父病重后，立即前往，对此察衮宰桑知情后，急忙劝阻噶尔丹策零

道：大巴朗藏刀欲要害尔，尔莫要进去，请速速返回，此母子四人商议，杀害尔等父子，试图

霸占准噶尔政务，等语。于是噶尔丹策零立即与察衮宰桑一同返回，第三天带兵逮捕伊小

母色特尔扎布及与其私通的男子锡喇穆济二人，裸抱捆绑一处，割下男子之肉令女子吞噬，

割下女子之肉让男子吞噬，噶尔丹策零亲自监督，凌迟处死。捉捕大巴朗后，噶尔丹策零言

道：尔曾藏刀欲要害我，现用此刀挖你眼睛，等语。噶尔丹策零挖掉大巴朗的双眼，囚禁于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101~106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报自准噶尔来投回子土勒克玛木特供词折，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② 关于罗布藏舒努的详细历史，参见乌云毕力格：《小人物、大舞台与大角色》：罗布藏舒努和十八世纪欧亚卫拉特汗国与清朝

关系，载《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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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城。

①

暂且不管这种传言的真实度有多高，也不管这是否是已掌控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策零一派的捏造，

还是宣传。关键在于，至少这种传言会给准噶尔人一种印象和认识，即罗布藏舒努曾是与敌方哈萨克

头人一同发誓成为盟友的叛变者。并以此造成一种普遍的、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立场和舆论，借此

防止准噶尔内部再次出现投敌叛变的叛徒，从而更加牢固地确立噶尔丹策零在准噶尔部的统治地

位。另一方面，这种传言也预示着，在噶尔丹策零统治准噶尔部期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关系不会一

帆风顺，也不会轻易达成和平。后来哈萨克进犯准噶尔时大都伴随着是罗布藏舒努带领哈萨克兵前

来的谣言，一是在显示这种准噶尔内部政权斗争的延续性，二也表明外部势力与内部政敌之间的一种

关联性。

所以说，1727年（雍正五年），噶尔丹策零上台后的准噶尔与哈萨克间的军事战争行为，既有掳掠

人畜财产这种游牧部族自古以来追求利益的一面，同时也有维护噶尔丹策零统治准噶尔合法性的现

实需要。诚然在这层意义上，普鲁士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

的继续”

②

这句话是非常贴切的。

二 、1731年哈萨克军队进犯准噶尔西部

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反映，1731年（雍正九年）9—10月间

③

，策凌敦多布在额尔齐斯河流

域带兵驻扎时，噶尔丹策零行文称：哈萨克、布鲁特，由西喇擘勒等路，三路来兵，掳走准噶尔游牧地

1000余户。此文到达后，令大策凌敦多布尔挑选精壮兵丁、马驼，不分昼夜驰来。为此，大策凌敦多布

立即挑选精壮马驼、兵器，带领巴济、达什达尔扎等人前往。

④

但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其他满

文档案反映，哈萨克军队此次只掳走了准噶尔驻扎在边境的300余户，

⑤

有的说是驻牧在西喇擘勒地

方的200余户。

⑥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记载道：哈萨克1000兵，经由伊犁西面的巴哈纳斯地方前

来，掳掠了额尔克坦鄂托克之1000户。行走在巴尔喀什湖冰面时，冰层断裂，哈萨克掳走的1000户

人俱掉进湖里淹死，哈萨克兵亦受损失。旋由准噶尔额尔克坦鄂托克之德木齐津巴带领追赶的

200兵，将剩下的刚从湖里出来的哈萨克兵，阻击于湖边，打死许多哈萨克，只有500余名哈萨克兵

逃回去。

⑦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6~38页，副都统格默尔等奏逃回之三音扣本供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家族内讧情形折，雍正九年三月初三日。

② 〔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什么是战争》，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3页。

③ 为方便理解，本文的时间，俱已转换成公历。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84~288页，大学士鄂尔泰议奏北路应设卡防范准噶尔并继续探询哈萨克等抢劫噶尔丹策零牧场等事折，雍正十年四月十七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14~418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自准噶尔脱回回子苏布尔格口供并送原籍哈密安置折，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⑥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30~438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闻出征准噶尔时被俘喀尔喀部绰伊扎布等人脱回并解往京师折，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⑦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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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史料中的西喇擘勒在于何处，《西域图志》等清朝编纂的文献并没有记载。而从《清代新疆满

文档案汇编》中可知，它在伊犁西边10天路程的地方。

①

在蒙古语中，西喇（Mon:�ira）是黄、黄色之意，

擘勒（Mon:bel）指山腰地带。据笔者推测，西喇擘勒应在今哈萨克斯坦之阿拉木图州境内的卡布恰盖

水库及其北岸的琴格利德一带。《清乾隆内府舆图》也十分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②

该地在今哈萨克斯

坦之阿拉木图州境内的库羊地山脉西端的南麓，伊犁河从沙漠中流过，稍稍泛黄，故而得此名称。西

喇擘勒，南有昆格山脉，北有库羊地山脉，中间流着伊犁河，必是军事要冲，扼守此地，可阻截东西走向

的河谷通道。

巴哈纳斯地方，即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的巴卡纳斯河。属于哈萨克左翼或中玉

兹，表明此次军事行动由哈萨克左翼或中玉兹领主进行。后来的哈萨克著名领袖阿布赖汗的游牧地，

即在此巴卡纳斯河和达甘迭雷河的西边，即通德克河的发源地一带。

③

上述史料中的巴济，原是清朝统治下的辉特部辅国公，游牧地在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境内的阿

尔泰山东麓一带。1731年（雍正九年）秋，大小策凌敦多布两位将军率领的近20000名准噶尔官兵活

动在阿尔泰山东麓、杭爱山西麓一带时，巴济和达什达尔扎等卫拉特蒙古王公率部归顺了准噶尔。此

次巴济率属下兵丁前往准噶尔西部地区防御哈萨克，是噶尔丹策零有意要测试刚刚归顺的这些厄鲁

特王公的忠心，同时也要防止其逃回阿尔泰山东边的故土，为此后来也将他们安置在了西喇擘勒地

方，以图攻防哈萨克。

④

额尔克坦鄂托克，是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直辖的一个比较大的鄂托克，游牧地在巴尔喀什湖南

边的托博陇地方，

⑤

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之阿拉木图州境内的卡普恰盖水库、伊犁河北岸的奥特夫一

带。上述的西喇擘勒，应被视为额尔克坦鄂托克部分居民的游牧地为好。准噶尔上层将这支较大鄂

托克安置在这一带，其目的很明显，即为了便于侦查和攻防哈萨克。德木奇，是鄂托克内的职官，主要

负责监督、催促、检查、审理工作，地位比宰桑低一级。

按平均1户5口人计算，1000户，约有5000人。在当时这是个很大的数字，约等于一个中等鄂托

克的人口。加上马、驼、牛、羊和其他财产，无疑是个巨大的群体。在山脉、河流、沼泽、沙漠纵横的伊

犁河中下游地带行进极为不便。1000名兵丁的军队即便行动力、战斗力很强，也无法将这么多人口短

期内带到哈萨克的鄂托克当中，更何况是在准噶尔军队围追堵截的急行军情况下。所以说，掳掠1000

户是不大可能的，想必是200户1000口人。上述满文档案所记载的传言大有夸张的成分，加上被审讯

者的夸大心理，相关数字与实际出入很大，这方面应谨慎对待为好。

在准噶尔的鄂托克中，有叫德沁（Mon：d?�in）的组织，起初是由40户人组成的小规模游牧集团，沿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34~38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敦多克固木扎布供词并将其解京折，乾隆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条记载：我等之

游牧驻在西喇擘勒，噶尔丹策零那边再走十天路程。

②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八排西四”

部分，东北角“伊犁必拉”左边的一条河上，标有“沙尔博尔”字样。两河中间标有粗字“哈布齐海噶图尔噶”。

③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七排西三”

部分。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253~26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车林等供词并解京安置事折，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⑤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1~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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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地形生产生活，长官也叫德沁。这种德沁游牧集团，后来成为准噶尔主要的居住形式。想必哈萨克

兵此次掳掠了居住在准噶尔西部地区的5个德沁左右的人口。

从以上分析可知，1731年（雍正九年）秋，一支约1000名哈萨克兵丁的军队，从巴卡纳斯河流域出

发，到达巴尔喀什湖东边后，迅速向右转进突袭居住在伊犁河中游的准噶尔之额尔克坦鄂托克，掳掠

200户1000人后，沿着伊犁河下溯至巴尔喀什湖。因该湖冰层解冻，被掳掠的民众和哈萨克兵掉进湖

里死伤惨重，加上准噶尔军队的追击，最后只有500名哈萨克兵逃回本土。可能因是秋冬时节，冰冻

不牢，人畜众多，行进急促，压力过大，故而溺水。事后，针对哈萨克，噶尔丹策零将大策凌敦多布从阿

尔泰前线调到西喇擘勒一带的西部地区，以增强其军事防御。

三、1731年哈萨克军队袭扰准噶尔北部

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准噶尔和哈萨克之间，大体有五处利用比较频繁的通道。从西南向东北，

依次是塔拉斯河、楚河、伊犁河、额敏河、额尔齐斯河这五条河流的河谷地带。塔拉斯河、楚河、伊犁河

等三条河的谷地位于准噶尔西部，额敏河、额尔齐斯河谷地，位于准噶尔北部。1731年（雍正九年），

哈萨克军队在进犯准噶尔西部的同时，还袭扰了准噶尔北部。

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记载，曾有杜尔伯特台吉扎勒派人告称，哈萨克来兵杀害了驻扎在额

敏的台吉苏第，已掳走500户人。旋即小策凌敦多布派人前去探取情报，抵达额敏边境看得，空旷无

人。于是沿着哈萨克兵回去的踪迹，跟踪100余里，赶上10余人驱赶疲惫马驼行走，捕获其中1人讯

问得，哈萨克名叫德尔默萨勒的将领，带领1600兵，杀害驻扎在额敏的台吉苏第，掳掠其500余户后，

撤回已3天。

①

上述史料又反映，1731年（雍正九年）秋，哈萨克来兵2000人或余人，掳掠杜尔伯特时，

杜尔伯特台吉固鲁西第率1000兵迎战，阵亡400余兵，固鲁西第本人也阵亡，哈萨克掳走杜尔伯特

2000户。随后，辉特卫征和硕齐子齐木库尔领500兵，于喀喇巴罕巴咋尔地方进行阻击。齐木库尔

500兵内，阵亡200，齐木库尔本人亦受伤几处，勉强逃出。

②

1731年夏，杜尔伯特达赖太师下的台吉锡

第和宰桑博洛二人，带领300兵，曾在北方驻扎卡伦。入秋后，突来哈萨克1000兵，包围卡伦，杀害台

吉锡第和宰桑博洛，打死100余兵，并从北面尾随，摧毁游牧进来，掳掠达赖太师所属500户人，又抢走

许多马牛羊。

③

这里的台吉苏第、台吉固鲁西第、台吉锡第，都是同一人，指准噶尔所属杜尔伯特台吉固鲁达什。

他是杜尔伯特达赖太师第四子鄂木布代青和硕齐第三子车臣台吉的长子。而台吉扎勒，是鄂木布代

青和硕齐长子齐什奇布的长子，与台吉固鲁达什同辈，同属鄂木布代青和硕齐家族。从他们前辈所持

有的太师、代青和硕齐、车臣等封号来看，这一家族实力雄厚，拥有众多属民和财产，军队战斗力比较

强。之所以被准噶尔统治者安置在塔尔巴哈台山南麓，西抵阿亚古兹河东岸，南到阿拉湖、萨瑟克湖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419~426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闻回子莫罗阿布都力木自准噶尔来归并审讯情形片，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141~156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将投来之厄鲁特特古思济尔噶尔审明解京折，雍正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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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岸，东至额敏河谷地为止，即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的申戈扎、塔斯克斯肯、奥尔塔库

都克农场一带游牧，以向北重点防御哈萨克。

辉特卫征和硕齐子齐木库尔，是准噶尔所属辉特部卫征和硕齐次子齐木库尔台吉，即著名的阿睦

尔萨纳台吉的二哥。这一家族游牧地的一部分，在塔尔巴哈台山南麓，额敏河北岸谷地，即今哈萨克

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的乌尔贾尔、马坎奇一带。作为杜尔伯特部鄂木布代青和硕齐家族的辅

助力量，协防哈萨克。

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土尔扈特等部，虽然同属于卫拉特蒙古，但在准噶尔，他们并非掌握政权

的绰罗斯部的直系宗室，故而常被分别安置在边境线上。尤其在北部，与哈萨克人常打交道的，往往

是杜尔伯特和辉特两部之人。他们的游牧，沿着塔尔巴哈台山脉而居，南接额敏河，北到阿亚古兹河，

东至额尔齐斯河，西达阿拉套山。上述满文档案中所记的“额敏边境”一词，并非指具体的额敏河，而

是指这一地带的军事防御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1731年（雍正九年）秋，由名叫德尔默萨勒的将军带领1600余人组成的哈萨

克军队，从巴卡纳斯河流域出发，向左经阿亚古兹河谷南下，突袭准噶尔北部由台吉固鲁达什和宰桑

博洛带兵驻守的卡伦防线，打死100余人后，继续追击南进，侵入杜尔伯特部鄂木布代青和硕齐家族

的游牧地，打败该部少数军队，打死固鲁达什台吉本人及400余兵后，掳走了该部500户近2000名人

口。旋即，游牧在其南部的辉特部齐木库尔台吉率领属下，迅速沿着塔尔巴哈台山北上，从东边迂回

至哈萨克军队撤退的交通线上，在山区喀喇巴罕巴咋尔地方阻击了带着战俘缓慢北上的哈萨克军

队。然因寡不敌众，损失200名士兵后被迫撤回。

但是，关于固鲁达什台吉与哈萨克兵作战的详细情节，根据后来投奔清廷的一位准噶尔巫师反

映，他本人曾跟随台吉锡第（即固鲁达什台吉）生活，每次出征时，锡第都会带他前往。1732年（雍正

十年），噶尔丹策零命以台吉锡第为首，率领1000兵，派去征讨哈萨克。那次准噶尔军队进兵至哈萨

克之哈苏巴颜乌拉地方，掳掠其牲畜、财物返回时，途中哈萨克伏兵突然来袭，因仓促迎战，锡第阵亡，

1000兵只有100余人逃回故地。这位准噶尔巫师还说道，他曾跟随锡第台吉，前后进攻哈萨克共10

次。哈萨克毫无领袖，每个鄂托克只有一位头人。准噶尔若大举前往，哈萨克共聚一处抵抗，准噶尔

若派少量军队，凡所到之处，鄂托克头人合力抵抗，防守甚严。

①

由此可知，也有可能是准噶尔方面先派兵侵扰了哈萨克，以致哈萨克人集中兵力进行伏击，将固

鲁达什台吉及其1000兵打死大部，并进一步追击至杜尔伯特部的游牧地，掳掠了部分人畜而去。固

鲁达什台吉所率的军队出发是在1731年（雍正九年）秋冬时节，交战返回时已是1732年（雍正十年）

春，这符合准噶尔人的军事征战习惯。但是当时准噶尔军队主力在阿尔泰山东边与清军作战，游牧地

军队很少，固鲁达什台吉不会轻易进兵哈萨克，这有些难以置信。如果主动进兵，一是固鲁达什台吉

受到当年7—8月间准噶尔主力在和通呼尔哈战役中大败清军的胜利鼓舞而急于建功立业，二是哈萨

克兵力过于分散、薄弱，给固鲁达什台吉造成一种轻敌的感觉。

如上所述，1731年（雍正九年）秋，准噶尔的主力部队20000余人，跨过阿尔泰山，在今蒙古国境内

的扎布坎河流域，与清朝的驻屯军进行迂回作战。这20000余人，是准噶尔军队的精锐之师，也是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1~13页，护理定边左副将军印务参赞大臣海兰奏报由准噶尔投诚厄鲁特巴雅尔口供并将其解京折，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

1727—1745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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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全部军队的绝大多数。在游牧地剩余的尽是些老弱病残或妇女儿童。上述固鲁达什等台吉率

领的1000名杜尔伯特兵、齐木库尔台吉率领的500名辉特兵，在质量上想必也是这些留在游牧地的

老少人员组成。准噶尔能够南征北战，不惧两线作战，不在于其军队人数，而在于作战力量的有效

利用，兵实不多。正因如此，探听到准噶尔内部实情的哈萨克左翼或中玉兹的领主，才敢分兵两路，

从两个方向进兵袭扰。这也表明，哈萨克左翼的控制中心已推进至巴卡纳斯河流域驻扎。而哈萨克

大玉兹的领主，也已推进至吹河、塔拉斯河流域驻扎。这都是准噶尔与清军作战期间完成的。

四、1732年准噶尔与哈萨克之间的攻防

1731年（雍正九年），受到哈萨克军队的两次侵袭后，准噶尔军队于1732年（雍正十年）便开始有

针对性地向哈萨克展开了报复行动。同时，哈萨克方面也有一些军事突袭。作为背景，在这一年

的夏秋季节，准噶尔近20000名大军，在小策凌敦多布将军的率领下，跨越阿尔泰山，对驻屯在扎布

坎河流域的清军和喀尔喀蒙古军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并在额尔德尼召战役中战败而归，损失了

一些精锐。趁此形势，哈萨克方面推进了袭扰准噶尔的行动。

1732年（雍正十年）准噶尔曾派15000兵进攻哈萨克，其中，辉特台吉巴勒珠尔由阿布赖克依特、

乌林噶克察毛都路前往，卫征和硕齐由扎木乌古勒珠尔路进兵，诺颜和硕齐则从西里路行军，每路带

5000兵。准噶尔进兵哈萨克后，同年9—10月间，哈萨克500兵为躲避准噶尔军队，经由索索克地方前

来，掳走了杜尔伯特台吉巴罕曼济所属的200户。同时，哈萨克近200兵沿着额尔齐斯下溯，掳走了卫

征和硕齐所属的130户。而由巴勒珠尔带领、经乌林噶克察毛都路行进的军队没遇见哈萨克，毫无收

获而返。由卫征和硕齐带领、经扎木乌古勒珠尔路前行的准噶尔军队到达哈萨克之喀喇布隆地方，迫

使哈萨克游牧迁移，只获少许哈萨克留下的牛羊。准噶尔军队差遣3000兵分3队进行掳掠。哈萨克

兵截断其中的一支军队，交战时准噶尔兵阵亡100名，并从那里撤回。由诺颜和硕齐带领、经西里路前

进的准噶尔军队沿着西里下去，到达哈萨克之和博克地方，亦分遣至各处掳掠，收获许多哈萨克俘

虏。对此，哈萨克之喀喇哈勒巴克的军队，截断准噶尔的掳掠纵队，打死2000人。而没遇见喀喇哈勒

巴克军队的人，仍将所获的少数战俘带回。

①

1732年（雍正十年）9—10月间，哈萨克兵突然到来，一并掳走了准噶尔1000余户人口及牲畜。噶

尔丹策零听到此消息后，曾派台吉色布腾带兵前往，但正值寒冬时节，雪大，马畜又瘦弱而令中止。

②

1732年（雍正十年）冬，哈萨克兵突至，一并掳走了驻扎在准噶尔西部地区近1000户人畜。其后

噶尔丹策零交给杜尔伯特台吉和硕齐、敦多克策凌、台吉巴罕曼济近10000兵，驻扎在边境阻截哈萨

克来路。

③

还说哈萨克不时前来抢掠，1732年（雍正十年）9—10月间，哈萨克来兵掳走辉特150余户，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104~113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出征准噶尔时被俘回子阿布都拉哈满等脱回并审讯送回原籍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154~161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暂将投诚之准噶尔人默尔根审明留营乘便解京折，雍正十一年八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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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辉特一喇嘛处抢走1500匹马。

①

此外，1732年（雍正十年）9—10月间，哈萨克来兵掳走了杜尔伯特达赖太师属下200户。再从大

策凌敦多布、鄂毕特鄂托克亚旺宰桑属下，掳走180户。

②

1732年（雍正十年）秋收割庄稼时，哈萨克

600—700兵，突然从额敏后面的察罕哈玛尔岭进来，将准噶尔驻扎在此处的辉特部3个德沁的人口

全部掳掠。其后，由博罗哈玛尔岭出去，准噶尔追兵未赶上。同时，哈萨克阿布尔海尔汗子噶亚布

苏勒丹带领其游牧，已推进至吹河那边的霍尔果图地方驻下。

③

1732年（雍正十年），准噶尔卫征和

硕齐带领4000兵，前去掳掠哈萨克，没什么成就，只获得30多人及少数牛羊食物，没有遇见哈萨克兵

交战

④

。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年准噶尔进兵哈萨克的军事行动。上述史料中的辉特台吉巴勒珠尔，是辉特

部卓哩克图和硕齐独子第巴的第五子，即其末子。他是该家族中拥有军事领导权的一位显赫人物。

这一家族的属民包括居住在阿尔泰山中的一些乌梁海人。而卫征和硕齐，指前述辉特部齐木库尔台

吉的父亲，即阿睦尔萨纳的父亲，也有可能是持有这一封号的其兄弟中的某一位。他的游牧地在额尔

齐斯河流域，其属民中也有居住在阿尔泰山北部的乌梁海人。诺颜和硕齐，应是辉特部鄂罗里克和硕

齐家族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台吉，有可能是色布腾达什。他的游牧地应在赛尔山，即塔尔巴哈台山东

段北麓一带。诺颜和硕齐本人经常带领军队防御和进攻哈萨克。1732年（雍正十年）这支准噶尔主

动进攻哈萨克的部队，主要由辉特部的台吉和士兵组成。虽然传言有15000名，但从当时准噶尔军队

的主力精锐在阿尔泰山东部与清军作战的现实考虑，不可能组织这么多人数的军队进攻哈萨克。依

笔者之见，可能只有3000人，分3路进兵，每路1000兵，

⑤

袭掳掠哈萨克东部后即撤回，以此向哈萨克

表明准噶尔的报复。

关于此次进军路线，阿布赖克依特，即著名的阿巴赖庙，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

内的卡尔巴山南麓，恰尔河发源地一带。说明巴勒珠尔带领的准噶尔军队从阿尔泰山出发，向西越过

卡尔巴山，沿着恰尔河下溯搜寻哈萨克。扎木乌古勒珠尔路，应指今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

县。表明卫征和硕齐所率的准噶尔军队，沿着额尔齐斯河下溯，再从斋桑湖西岸、塔尔巴哈台山脉北

麓间的谷地行进，向西北方向搜寻哈萨克。而西里路，则指西里—赛尔—萨里山，它属于塔尔巴哈台

山的东段，位于今中国新疆和布克赛尔县一带。表明诺颜和硕齐率领的准噶尔军队从赛尔山出发，沿

着塔尔巴哈台山北麓前进，向西搜寻哈萨克。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35~359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出征准噶尔时被俘披甲马尔泰脱回并审明送原旗安置折，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08~423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闻将抓获之准噶尔厄鲁特人罗卜藏等审明解往京师事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23~437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报来投厄鲁特纳木鲁及回子克什克口供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41~156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将投来之厄鲁特特古思济尔噶尔审明解京折，雍正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77~288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密奏投诚厄鲁特哈尔查海口供并将拿获之特古斯等一并解京备审折（附供单1件），雍正十一年十

月二十日条载：“达尔玛达赖、卫征和硕齐、色布腾达什，是每人管辖一千户的台吉。巴勒珠尔，是管辖五百户人的台吉”。他们共计只

有35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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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准噶尔军队的进攻路线和行动范围，位于东至阿尔泰山，西到阿勒辉山，南自塔尔巴哈台山，

北至恰尔河下游为止的地区。当时居住在这一带的哈萨克人并不多，越往东人烟越稀少。这从“由巴

勒珠尔带领，经乌林噶克察毛都路行进的军队，没遇见哈萨克，毫无收获而返”

①

。这样的记载即可得

知。而越往西人口越多，军队实力也越强，故而诺颜和硕齐经西里路前进的军队，虽然虏获不少人畜，

然被哈萨克之喀喇哈勒巴克的军队尾追，损失一半而返。

接下来，再看这一年哈萨克进兵准噶尔北部地区的情况。杜尔伯特台吉巴罕曼济，是前述扎勒台

吉的长子，同属于鄂木布代青和硕齐家族。虽然我们现不知索索克路在何处，但从杜尔伯特这一家

族的领地来看，应该在塔尔巴哈台山西端南麓，阿亚古兹河东岸谷地靠北一带。可知，1732年（雍

正十年）9—10月间进犯的哈萨克500兵，是从诺颜和硕齐军队进兵路线的南部，即从阿亚古兹河和塔

尔巴哈台山之间的谷地，直接向南穿插突袭杜尔伯特部北部地区的。虽然掳掠的人口不多，但证明了

哈萨克军队敢于斗争的一面。而另一路哈萨克200兵，则更加勇敢，趁准噶尔防守空虚，巧妙地顺着

额尔齐斯河上溯，掳掠了卫征和硕齐的属民和喇嘛的马匹。

另外，察罕哈玛尔岭，在十八世纪称“哈玛尔达巴罕”

②

，是塔尔巴哈台山脉中段的一个山口，位于

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交界处，在中国新疆塔城市北52公里处，海拔2336米，今称“哈巴尔阿苏山

口”。而博罗哈玛尔岭，十八世纪称“库屯达巴罕”

③

，在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布拉戈达

尔诺耶北部的塔尔巴哈台山中。

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额敏河流域以南地带，即今中国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裕民县、托里县范围

内的土地，是准噶尔著名将领大策凌敦多布台吉的游牧地，他还兼管北部的杜尔伯特、辉特等部，以防

止他们叛变逃走。另外，噶尔丹策零直属的鄂毕特鄂托克、库热鄂托克及三吉萨的游牧，也都在额敏

河一带。

④

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向北防止哈萨克南侵，二是向东阻击清军由阿尔泰路进军伊犁。

1732年（雍正十年）秋季，哈萨克600—700兵，从东边的察罕哈玛尔岭秘密南下，突袭大策凌敦多布管

辖的鄂毕特鄂托克和辉特部3个德沁民众后，顺时针迂回，成功从西边的博罗哈玛尔岭逃出，甩开了

准噶尔兵的追击。虽说哈萨克军的行动具有一定的冒险性，但这种军事冒险是在明确探知准噶尔军

队主力在阿尔泰山东边与清军作战，剩下的部队由辉特台吉率领掳掠哈萨克，准噶尔北部鄂托内实无

兵防守的前提下大胆进行的。

此外，1732年（雍正十年）9—10月间，哈萨克兵突袭准噶尔的西部地区，掳走了近1000名人口和

牲畜。噶尔丹策零虽派台吉色布腾带兵前往，但正值寒冬雪大，马畜瘦弱而令中止。其实，这时的准

噶尔正处于兵败额尔德尼召、精锐损失、内外交困的极端困难时期，已无力追击哈萨克兵了。不然冬

季也是展开军事行动的关键时期。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②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七排西

三”部分。

③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七排西

三”部分。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73~80页，大学士鄂尔泰奏辉特部台吉达尔玛达赖遣来之达克巴口供单，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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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733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1733年（雍正十一年）是准噶尔出动主力部队，大举进攻哈萨克的一年。这一年因准噶尔与清军

的战事告一段落，双方军队进入对峙阶段，皆在等待时机，所以趁此间隙，准噶尔集中兵力，积极推进

针对哈萨克的惩罚性军事行动。

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反映，1733年（雍正十一年）4—5月间，噶尔丹策零令5000名辉特

兵每人骑乘两匹马，预备食用到11—12月的行粮，由辉特台吉色布腾达什率领，前往哈萨克方面的阿

勒辉路防御。

①

又据该史料记载，准噶尔每年进兵哈萨克时，都是从11—12月间出发，过完年后4—5月间撤

回。

②

所以，1733年（雍正十一年）11—12月间，噶尔丹策零出兵10000人，由小策凌敦多布子曼济

率领，前往哈萨克。

③

该史料还记载道，1733年（雍正十一年），准噶尔已向哈萨克进兵，由大策凌敦多布带领派往。同

年9—10月间，与清朝军队已无战事，故挑选30000兵进军哈萨克。

④

因这几年杜尔伯特人被哈萨克

掳掠者多，故此次派兵前往哈萨克时，杜尔伯特兵去的份额较多，

⑤

杜尔伯特部即派3000兵，前往哈

萨克。

⑥

同年11—12月间，卫征和硕齐子沙克都尔、达尔玛达赖子珲启，引兵10000，前往哈萨克。

⑦

1731年（雍正九年），准噶尔3000兵前往哈萨克，交战时阵亡300兵而回撤。1732年（雍正十年）

7—8月间，3000兵前往哈萨克，到达阿勒辉乌拉地方，没能交战即返回。1733年（雍正十一年）末，再

派3000兵前去哈萨克。

⑧

综合分析以上战争信息，其中的阿勒辉路、阿勒辉乌拉，指同一个地方，《清乾隆内府舆图》中标记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73~80页，大学士鄂尔泰奏辉特部台吉达尔玛达赖遣来之达克巴口供单，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08~423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闻将抓获之准噶尔厄鲁特人罗卜藏等审明解往京师事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77~288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密奏投诚厄鲁特哈尔查海口供并将拿获之特古斯等一并解京备审折（附供单1件），雍正十一年十

月二十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99~109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被拿获之厄鲁特西喇卜等供词折（附议复片1件），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⑥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32~141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安置出征准噶尔时被俘脱回之兵丁齐彻布等折，雍正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⑦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81~188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拿获厄鲁特和通等人并解送京城折，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⑧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82~287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出征准噶尔被俘脱回护军存格供词并将伊留军营安置折，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1727—1745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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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尔辉阿林”

①

，阿勒辉山，“巴哈纳斯必拉和库克萨里必拉”

②

皆发源于此，指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之

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卡拉乌尔—巴扬卡尔—扎纳尔纳—阿克列特”一线的山脉。巴卡纳斯河即发源

于这条山脉的南麓。表明这条山脉是当时哈萨克人游牧的一条重要界线。1732年（雍正十年）7—8

月间，辉特部3000兵前往哈萨克，到达阿勒辉山没有与哈萨克发生交战的情况说明，哈萨克在此山脉

以东游牧相当少，此地人迹罕至。

而此1733年（雍正十一年）4—5月间，噶尔丹策零先派5000辉特兵（其实只有近3000人），前往阿

勒辉山一带防御驻扎。是在静观清朝军队的动向，倘若清军于是年7—8月间翻越阿尔泰山大举出兵

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则用此3000兵防御哈萨克，而集中其他所有兵力抵御清军。因清军当年没对准

噶尔深入打击，所以过了最佳进兵时节后，噶尔丹策零马上召集准噶尔上层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

派遣大军于11—12月间进攻哈萨克。

1733年（雍正十一年）准噶尔进攻哈萨克的军队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小策凌敦多布长子曼济

台吉率领的10000兵，他们自西部，即在伊犁河中下游的西喇擘勒集结兵力后，沿着卡拉塔尔河奔向

巴尔喀什湖，经结冰的湖面到达北岸后，从南部进攻哈萨克。这一路可称为左翼。而另一路准噶尔军

队大约7000人，在大策凌敦多布、卫征和硕齐

③

、沙克都尔、珲启等将领的率领下，沿着塔尔巴哈台山

南麓向西北行进至阿勒辉山后，与色布腾达什率领的3000名准噶尔驻防兵会合，以10000人的兵力，

自东向西进攻哈萨克。这一路可称为右翼。此次进攻的左右两路准噶尔军队，除了掳掠报复外，还可

将哈萨克游牧地驱赶至远处，以防止他们再度进犯准噶尔。

另外，从这次领导军队的将领来看，除了大策凌敦多布和卫征和硕齐外，皆是年轻一代的将领。

起初噶尔丹策零曾下令指派大策凌敦多布子达什策凌上前线担任将领，但大策凌敦多布认为自己三

个儿子皆已战死，仅剩下唯一的这么一个儿子，为了保护他，自己去了前线。可知，至此准噶尔已进入

一个新的时代，即达什策凌、曼济、沙克都尔、珲启、色布腾达什、巴勒珠尔、齐木库尔等新一代青壮年

将领带兵指挥准噶尔军队的时代。

六、1735年、1736年、1738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上述1733年（雍正十一年）的准噶尔报复性军事进攻后，哈萨克没有明显的进犯迹象，从相关满

文档案中找不到有意义的线索。一方面，准噶尔和清朝之间，正在摸索媾和问题，1734年（雍正十二

年）后双方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有规模的军事行动，只在所设卡伦互相观望哨探。其后1739年（乾隆四

年）准噶尔与清朝正式商定和平，结束了双方近10年的军事敌对状态。另外，自1735年（雍正十三年）

①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六排西

三”和“七排西三”部分。

②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七排两

三”部分。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77~288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密奏投诚厄鲁特哈尔查海口供并将拿获之特古斯等一并解京备审折（附供单1件），雍正十一年十

月二十日条载：辉特四台吉下人，共有三千余人，俱是鸟枪兵，为使得力，这几年驻防哈萨克方面。今年进兵哈萨克时，又派去卫征和

硕齐，与大策凌敦多布一同领导。

—— 24



起，哈萨克又来准噶尔进行掳掠，所以从1736年（乾隆元年）始，准噶尔军队对哈萨克开始了新一轮的

军事进攻。其目的，一在于报复，二在于掳掠人口以弥补自己过去战争中的损失。

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记载，1735年（雍正十三年）2—3月间，台吉珲启带领30000兵，前

去征讨哈萨克。

①

1735年（雍正十三年）入秋后，哈萨克来兵，将准噶尔设在阿勒辉地方的卡伦40人，

杀死其中30人，剩余10人步行逃出，紧接着又进来抢走300余匹马。

②

大策凌敦多布于1734年（雍正十二年）去世，他没让末子达什策凌继承遗产，而是令其孙达克巴

继承。

③

1735年（雍正十三年）11—12月间，哈萨克100余人进犯额敏地方，掳走了额尔克台吉所属驻在

斋尔河的100余口人。于是，额尔克台吉之子巴图孟克带领1000兵，前去征讨哈萨克，从哈萨克赶

来10000余匹马。

④

以上史料中的台吉珲启，是指辉特部首领达尔玛达赖子珲启台吉，他是噶尔丹策零的女婿，故在

准噶尔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说珲启台吉带领30000兵前去进攻哈萨克，这有点说不过去。一

个是他还年轻，没有经验指挥这么多军队，二是他虽然是噶尔丹策零的女婿，但毕竟只是辉特部的一

个台吉，而非准噶尔统治家族的成员，没有资格统率这么多军队。依笔者之见，珲启台吉这次可能带

领3000辉特兵，前往阿勒辉驻扎，以防御哈萨克的进犯。所以到了秋天之后，哈萨克派兵突袭准噶尔

设置在阿勒辉一带的卡伦，并抢掠了准噶尔的马匹。

另外，上述史料中的额尔克台吉，指辉特部的额尔克台吉，他是卫征和硕齐的父亲阿勒达尔和硕

齐的族弟，也就是卫征和硕齐的叔叔。他的属民驻扎在塔尔巴哈台山南麓、斋尔河上游一带，即今哈

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的乌尔贾尔一带。表明1735年（雍正十三年）11—12月间，哈萨克兵

已到达这一带活动，并进行掳掠。如上所述，这一年在阿勒辉山一带驻扎有准噶尔3000兵，而在斋尔

河西北部驻扎有准噶尔所属杜尔伯特部的军队。所以，哈萨克兵可能是从北部远处迂回到塔尔巴哈

台山阴面，然后再翻山越岭到达南麓的斋尔河流域的。但是，额尔克台吉的独生子巴图孟克，带领军

队进行报复，从哈萨克带回10000余匹马，这可能得到驻扎于阿勒辉地方的准噶尔兵的协助，二者共

同进兵哈萨克后取得的战绩。因为这些准噶尔之阿勒辉驻防兵也被哈萨克掳掠过马匹。

以下是相关满文档案记载的有关1736—1739年（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年）的战争记录。

1736年（乾隆元年）3—4月间，准噶尔发兵30000，编为3路。阿勒辉路，由卫征宰桑率领10000

兵启程。伊犁路，由小策凌敦多布带领10000兵前往。而不知另一路由谁率领。此30000兵，俱前

去攻打哈萨克。

⑤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32~23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由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孟克口供及派员解京事折，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32~23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由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孟克口供及派员解京事折，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32~23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由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孟克口供及派员解京事折，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53~26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车林等供词并解京安置事折，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94~204页，定边大将军庆复奏报自准噶尔投来之厄鲁特塔尔巴口供并安置在察哈尔旗折，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1727—1745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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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策凌敦多布子达什策凌，曾亲自领兵前去征讨哈萨克，带多少兵前往，不知其数。

①

1738年（乾隆三年）11月2日，从哈萨克地方，以巴尔鲁克苏勒丹为首，前来1000兵，掳走准噶尔台

吉坎都扎布属下的500余户人。

②

从哈萨克地方，1738年（乾隆三年）来兵3次掳掠准噶尔，故于1739年（乾隆四年）6—7月间，派出

噶尔丹策零族弟色布腾、大策凌敦多布孙达克巴等台吉，带领30000兵，前去征讨哈萨克。

③

1738年（乾隆三年）从哈萨克地方来兵3000，掳走准噶尔之塔尔巴哈沁1000余户。因此1739年，

从准噶尔地方，以台吉西喇斯、曼济、卫征和硕齐扎勒布为首，经由3路，派去30000兵。

④

上述史料中的卫征宰桑，应指辉特部卫征和硕齐家族及其他家系的台吉，如沙克都尔、齐木库尔、

珲启、巴勒珠尔、巴图孟克等。表明从阿勒辉路进兵的，仍是辉特部台吉率领的准噶尔军队，兵数应在

3000左右，绝无10000人。而从伊犁路，即从伊犁河中下游的西喇擘勒集结出发的准噶尔军队是中路

主力，由小策凌敦多布率领，可能接近10000兵。因时间在3—4月间，故冰雪融化，草木发芽，不能直

接渡过巴尔喀什湖，只能绕道行军。是向左绕道至吹河流域，还是向右绕道至巴卡纳斯河流域，现已

不清楚。另外一条路的进攻部队即左翼部队，应由大策凌敦多布的第四子达什策凌率领。依笔者之

见，这一路准噶尔军队，是从吹河路进去的，规模不会太多，3000人左右，主要是掩护中路的侧翼。

此次出兵后，又休养生息了两年。因1738年（乾隆三年）哈萨克出兵3次，每次1000人，掳掠了准

噶尔1000余口民众，故而从1739年（乾隆四年）始，准噶尔又大举进犯哈萨克。

上述史料中的噶尔丹策零族弟色布腾，是噶尔丹策零的祖父僧格洪台吉的九弟彭楚克达什的长

子博第木尔的次子。他是一位富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官，是继大策凌敦多布、小策凌敦多布之后，最具

将帅风范的人物。大策凌敦多布孙达克巴，是大策凌敦多布的长子纳木扎勒达什的长子，他是大策凌

敦多布家产及政治地位的继承人，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年轻将帅。台吉西喇斯，现不知其具体系谱，应

是准噶尔家族的一员，不然不会有军事将领资格。曼济则是小策凌敦多布的长子，也是具有很高军事

才能的人物。卫征和硕齐扎勒布，是辉特部卫征和硕齐，他实际年事已高，只挂个名头，具体的行动由

其子侄负担。

从这一时期的军事统帅序列来看，1739年（乾隆四年），准噶尔进军哈萨克时的3路，应该是左翼

吹河路由台吉色布腾独自率领，中路伊犁路由西喇斯、曼济两位台吉率领，右翼塔尔巴哈台路或称额尔

齐斯路由达克巴台吉和卫征和硕齐两人率领。因达克巴尚年轻，故由其祖父的亲密战友卫征和硕齐相

伴，在辉特众多年轻台吉们的协助下，完成这次军事任务。军队人数最多只有20000，绝无30000。

在1736年（乾隆元年）、1739年（乾隆四年）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中，准噶尔的年轻将领得到成长，大

兵团、大范围的军事行动，往往能够锻炼军事将领们的实战能力。其前哨侦查、正面进攻、翼侧攻击、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21~228页，镇安将军常赉奏报由准噶尔来投之厄鲁特丹津等口供及乘便解京事折，乾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33~137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将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喇嘛解送京城折，乾隆四年六月十八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33~137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将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喇嘛解送京城折，乾隆四年六月十八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73~178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将自准噶尔脱回之镶黄满洲旗护军厄尔德木图等解送京城折，乾隆四年十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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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迂回、包抄、阻截、穿插、分割等战略战术，在实战中也会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提升。

七、1740—1741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实际上，在1736年（乾隆元年）、1739年（乾隆四年）的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哈萨克受到准噶尔

很大破坏，被迫向西迁移，造成很大的被动。但即便如此，噶尔丹策零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哈萨克问题，

而于1740年（乾隆五年）、1741年（乾隆六年）连续两年派遣大军，集中兵力深入、彻底打击哈萨克。

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反映，1740年（乾隆五年）8—9月间，准噶尔出兵30000。伊犁路以小

策凌敦多布为首。吹河路，以台吉色布腾为首。额尔齐斯路以噶尔丹策零子台吉拉玛达尔济等人为

首，驻防哈萨克。听说由台吉色布腾带领驻扎的10000兵内，500卡伦兵，已被哈萨克打死，而其他军

队，至今为止，仍预备驻扎在各自地方。

①

1740年（乾隆五年）3—4月间，准噶尔西喇斯台吉带1000兵前去攻打哈萨克，交战时败阵，西喇斯

本人被哈萨克俘获。因台吉西喇斯带去的军队战败，噶尔丹策零甚是恼怒，于是当年9—10月间，出

兵30000，以台吉色布腾及小策凌敦多布子曼济为首，派去征讨哈萨克。

②

1740年（乾隆五年）哈萨克来战并掳掠，故于9—10月间，噶尔丹策零出兵30000，以台吉曼济等

人为首，派去征讨哈萨克。1741年（乾隆六年）4—5月间，抓来哈萨克首领阿布赖苏勒丹后，噶尔丹策

零嘱咐台吉曼济等人：再调兵进征哈萨克，于6—7月前后，第二次撤兵回来。听说前去的军队，两次

打败哈萨克后撤兵。

③

因先前哈萨克来战掳掠，故于1740年（乾隆五年）9—10月间，噶尔丹策零出兵30000，以小策凌

敦多布、噶尔丹策零子拉玛达尔济、曼济三人为首，派去征讨哈萨克。1741年（乾隆六年）2—3月间，

捕获哈萨克首领阿布赖苏勒丹送来后，噶尔丹策零下令再次调兵进攻。

④

1740年（乾隆五年）噶尔丹策零曾向哈萨克派兵30000，并于1741年（乾隆六年）掳来哈萨克首领

阿布赖苏勒丹及300余人，已撤回20000兵。噶尔丹策零子，今年16岁，名叫拉玛达尔济，以他为首，

曾将10000兵驻防在准噶尔西部。

⑤

应将以上军事行动看作统一的、连续的军事作战。综合分析上述史料可知，首先于1740年（乾

隆五年）3—4月间，准噶尔西喇斯台吉带领少数1000兵前去攻打哈萨克，交战时败阵，西喇斯本人被

俘。这其实是西喇斯台吉本人冒进、孤军深入的恶果，本可以此为鉴，教育年轻将领谨慎行事才对。

但噶尔丹策零认为，准噶尔上层人物不应被哈萨克人俘虏，这是一种名誉上的巨大耻辱，故为了报复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66~36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闻由准噶尔来投厄鲁特罗卜藏口供并解送京师折，乾隆六年三月初八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83~387页，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将由准噶尔脱回喇嘛勒克西特送交策凌安插折，乾隆六年四月初六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398~401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厄鲁特乌巴什来归审明解京折，乾隆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01~405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闻厄鲁特孟克等自准噶尔来归询明原由解京折，乾隆六年七月十一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30~433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闻由准噶尔投诚之厄鲁特阿古萨拉等供词并解送京师折，乾隆六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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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劳永逸地迫使哈萨克臣服，于1740年（乾隆五年）9—10月间，也就是最佳进兵时期，派遣20000

大军，分三路进兵哈萨克。这次仍然是左翼吹河路，由台吉色布腾为首。中路伊犁路，由小策凌敦多

布子台吉曼济为首。右翼塔尔巴哈台路或额尔齐斯路，由噶尔丹策零16岁的长子拉玛达尔济为首。

但是，右翼额尔齐斯路前进的军队，应是在阿勒辉山一带防御哈萨克东进，而非正式的打击部队。左

翼由吹河路前进的部队，因人数太少而被哈萨克军队打死500人。这说明只有从中路进去的台吉曼济

的部队才是主要打击力量。从其俘虏哈萨克之阿布赖苏勒丹的情况来看，这一路部队从结冰的巴尔

喀什湖上快速行进，向北直插哈萨克的统治中心，以最快速度突袭哈萨克阿布赖苏勒丹集团。台吉曼

济的作战风格，与其父小策凌敦多布如出一辙，很具有传承性，即集中兵力果断大举突击，不给对方准

备机会，迅速包围，立即歼灭。曼济俘获阿布赖苏勒丹后，并于1741年（乾隆六年）2—3月间将其送至

伊犁后，噶尔丹策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兵戈，而是继续增派部队，扩大打击面，试图以此完全压制并

解决哈萨克问题。于是，1741年（乾隆六年）4—5月间，准噶尔第二梯队的进攻部队自伊犁路集结出

发，继续深入和扩展打击范围。在此第二梯队中，就有以噶尔丹策零长子拉玛达尔济为首的部队。噶

尔丹策零通过哈萨克战争，帮助其长子拉玛达尔济建功立业，积累政治资本，以便将来能够堂堂正正

地担任准噶尔的统治者。此第二梯队的攻击部队，于1741年（乾隆六年）6—7月间撤回准噶尔本土，

完成了历史性的使命。

关于其后的阿布赖苏勒丹的情况，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记载，1745年（乾隆十年），听说

已遣回掳来的哈萨克阿布赖苏勒丹，而将其子作为人质，送至噶尔丹策零身边驻留。

①

1743年（乾隆八

年）哈萨克首领阿布赖苏勒丹带领其下1000户回子，归顺了噶尔丹策零。1745年（乾隆十年），阿布赖

苏勒丹带领300人，跟随色布腾等人，去征讨阿布达克科勒姆等。

②

据日本学者小沼孝博教授的指点，此处的阿布达克科勒姆（Man：abdakkerem），是当时浩罕国第

三代首领阿布德�卡里姆汗（Abdal-Karimkhan，1739—1746年在位）。阿布赖苏勒丹于1745年（乾隆

十年）返回哈萨克本土，并将其子送至噶尔丹策零处当人质。其后哈萨克作为准噶尔的辅助军事力

量，跟随准噶尔军队南征北战，进攻浩罕国，成为准噶尔重要的军事同盟。

八、结 语

综上所述，在1727—1745年（雍正五年至乾隆十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曾受到准噶尔部内

外形势的直接影响。

在1729—1733年（雍正七年至雍正十一年）间，准噶尔军队正倾其全力在阿尔泰山东边与清军作

战，不能有效防守游牧地，趁此形势哈萨克军队三番五次前来掳掠，西部和北部首当其冲，遭遇部分损

失。其中，西部的额尔克腾鄂托克和北部的杜尔伯特、辉特两部的民众所受压力最大。虽然以辉特部

为主的兵力，作为一个方面军，曾在哈萨克东部进行过一些进攻性活动，但因兵力薄弱，始终没能从根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95~9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解送投诚厄鲁特伍巴什等人进京折，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20~125页，军机大臣讷亲奏将投诚厄鲁特人博尔第等送往江宁安置折，乾隆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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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战胜哈萨克军队。其最大的功绩在于，准噶尔军队已挺进至阿勒辉山一带防御。这从战略上，为

后来的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准噶尔与清朝的战事结束后，从1735年（雍正十三年）始，准噶尔

集中所有兵力于1736年（乾隆元年）、1739年~1741年（乾隆四年至乾隆六年）连续四年大举进攻哈萨

克，纵深打击统治中心，俘虏其首领阿布赖苏勒丹，双方签订和平协议，终止了敌对行为。

除以上这些政治因素外，从纯粹的军事学角度观察，哈萨克兵力分散，集中缓慢，是其在战争中处

于劣势的关键所在。同时,在统一集中的军队中，缺乏高效的指挥系统和驿站传达，是非常重要的原

因。另外，人口稀少、后备力量不足、后勤补给跟不上，不能连续作战，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在准噶尔南边，有人口稠密的回部。在准噶尔东边，也有人口众多的清朝蒙古地区。这些都为准

噶尔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优秀的兵源和经济基础，通过掳掠，使准噶尔能够持续开展军事行动。而在

哈萨克的北边、西边、东北边，都是俄罗斯领土，南边是准噶尔，很难大规模掳掠人口，增加收入。

另外，准噶尔的地形，重峦叠嶂，戈壁纵横，有利于展开军事防御。而哈萨克的广大地区都是丘

陵，有利于骑马军团展开军事进攻，不利于防御，只能通过远距离迁移来拉长防御纵深，以避开对方军

队的锋芒。

最后，在战略战术方面，准噶尔的大策凌敦多布、小策凌敦多布、台吉色布腾、台吉曼济等，都是久

经沙场的将领，曾长途跋涉进军西藏，奔袭额尔德尼召，在野战中怎样进攻、袭扰、防御、迂回以及有效

使用火器等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

［责任编辑：邢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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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grationofFolkCulturefrominPerspectiveofRegionalCommonality………… Amur（003）

Mr.FeiXiaotong’sresearchonethniccorridorsandthetheoryof“thePatternofMulti-culturesand

UnityoftheChineseNation”bothemphasizetheregionalviewofthenationalities.TheMongoltribesinHu�

lunbuirmainlyrefertotheBargas,Buryatsand?l?ts,eachofwhichhavecreatedrichmaterialandspiritual

culturesintheregion,withclothingbeinganimportantcarrier.Inhistory,duetothedifferentmigration

routesofthethreetribesandtheinfluenceofdifferentpolitics,economy,culture,etc.,theirclothinghas

showndifferentstylesandpreferences,especiallytheirtypicalclothing.However,intheHulunbuirregion,

wherethethreetribescoexistedformorethanahundredyears,theyabsorbedeachother’sexcellentculture

andexhibitedregionalcommonalityintheirclothing.Themainreasonsforthiswerethecommoncustoms,re�

ligiousbeliefsandaestheticsofthethreetribes.ThecommonalityofclothingoftheHulunbuirMongoltribes

reflectsnotonlytheculturalidentityofthepeopleintheregion,butalsothecommunicationandintegration

ofvarioustribes.

WarsbetweentheJungarandKazakhintheReignofGaldan-Tsering（1727-1745）

…………………………………………………………………………………………… QIGuang（014）

UtilizingtheScribedManchuArchivesoftheQingGrandSecretariathousedintheFirstHistoricalAr�

chivesofChina,thisstudyaimstoconductasystematicanalysisofthecomprehensivespectrumofmilitary

activitiesthatunfoldedduringthereignofGaldanTseringfrom1727to1745.Thesemilitaryendeavorsen�

compassedawiderangeofoperations,includingmilitarydefense,borderconflicts,battlesandcombat,in�

volvingtheJungarandtheKazakh.Ourresearchplacesparticularemphasisonprovidingadetailedexposi�

tionofeachoftheseevents,comprisingtheirchronologicalsequence,geographicalsettings,commandingoffi�

cers,troopsizes,principalobjectives,contextualbackgrounds,andthegeographictopographyofthebattle�

fields.

AnnotatedTranslationoftheChapterofKhoshotHistoryintheHistoryofQinghai,II

………………………………………………………………………………………… Lubenzhashi（030）

TheNewRhymeofSanskrit,whichisachapterintheHistoryofQinghai,isanaccountoftheriseand

fallofKhoshotMongolswritteninTibetan,in1786,bythefamousMongolianmonkYisibaljur（1704-1788）

inresponsetotherequestofthegreatgrandsonofGushiKhan,ErdeniChechenBoshogtBeiseChoijidorj.

ThetermQinghaihereisnotthecurrentadministrativedivisionofQinghaiProvince,buttheentireterritory

putundertheruleofKhoshotMongolsincludingQinghaiProvincetoday,GansuGannanTibetanAutono�

mousPrefecture,SichuanAbaTibetanAutonomousPrefecture,andsomepartsofGanziTibetanAutonomous

Prefecture.ThechapterinquestionincludesthehistoryofQinghaiLake,therulersofQinghaithroughouthis�

tory,andthenaturalenvironment.Althoughtheauthorwasareligiousfigure,hedaredtocriticizefallacies

andhadhisownuniqueinsightsintothehistoricaleventsthatoccurredduringthisperiod.Thisbookisof

greatreferencevalueforthestudyoflocalhistoryandethnicrelationsinTibetan-inhabitedareasofQinghai,

Xizang,GansuandSichuanaswellasforstrengtheningthesenseofcommunityamongtheChinesenation

andenhancingcommunication,exchange,andintegrationbetweenethnic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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